
科技导报2020，38（5） www.kjdb.org

陈国强，湖南攸县人，医学病理生

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上海交

通大学副校长、癌基因和相关基因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肿

瘤病理生理学和治疗学基础

我们习惯于享受全球化带来
的美妙，也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

“负”效应，特别是新冠肺炎的全
球大流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
繁发生，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动
植物种群生存，引发全球性重大
公共危机。从“非典”到“新冠”，
我们必须警醒、反思并行动。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
养以成。”先贤的“天人合一”，诠
释的就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
和谐相生。当人们对其他生命缺
乏敬畏，破坏性、盲目性、掠夺性
地向自然索取时，惩罚便接踵而
至。新发传染病不断涌现，并与
再发传染病交替并存的格局，或
就是这种“惩罚”的象征。

新冠肺炎疫情短短两个多
月便发展为全球大流行。同时，
多耐药微生物频繁出现，食品因
添加有毒有害物质而引起的食
源性疾病，也不断威胁着人类健
康。生活方式改变、城镇化加
速、环境污染、全球气温变暖等
对人类健康的长远影响更加难
以评估。

进入 21世纪，“One Health”
理念不断形成，迄今中文尚无统
一翻译。反复讨论，笔者建议将

“One Health”译成“全健康”。
“全”字纳“人”“土“和“王”三要
素，可以概括健康离不开管理的
统驭之势——人类健康、动物健
康和环境健康三者统合为一个
健康整体，涉及人类和动物健
康、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和农业
生产等方面，也理应包括“全球
健康”（Global Health），正所谓

“一个世界，一体健康”。2007年 4月，美国兽医协会
建立“全健康”行动小组，随后演
变为“全健康”委员会。2010年
始，“全健康”从理念走向行动，
在全球广泛传播。同年，联合国
粮农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
组 织（OIE）和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达成合作协议，倡导在

人类-动物-环境界面上共担责
任、协调全球活动，“全健康”影
响力达到顶峰。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都建立了“全健
康”教育科研相关机构。2014年11月，中国首届One Health研究
国际论坛在广州召开，但“全健
康”理论与研究实践尚处于起步
阶段。

“全健康”理念与实践涉及
人类、动物、食品、环境等方面，
是跨学科、跨地域协作和交流的
新策略，致力于共同促进人和动
物健康，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任何单独学科或单独机构、组织
甚至国家，都无法解决以减轻复
杂公共卫生问题为宗旨的“全健
康”科学问题。中国能够、也必
须大力发展“全健康”科学研
究。笔者建议，整合完善与健康
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层面切实贯彻“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思想，并
从如下几方面落细落实，为人类
健康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一是从人才培养入手，建立
由国内、国际领先的专家教授引
领的“全健康”教育平台，在医学

教育体系中全面融入“全健康”
理念。首先，前瞻性布局专业人
才培养计划，加快“全健康”高级
专门人才培养，避免再次应对公
共卫生危机时管理上的捉襟见
肘；其次，在本科医学教育教学
体系中丰富“新医科”建设内涵，
加入“全健康”课程，提升医学生
应对重大复杂问题处理能力；此
外，还应促进“全健康”理念传
播，提升公众生态文明和健康生
活素养。

二是推动“全健康”研究行
动，通过深度国际合作、优质资源
整合，创建立足本国、辐射“一带
一路”沿线及世界各国的“全健
康”研究院，成为国家级科学研究
大设施，着眼全球大健康问题（如
人兽共患传染病、食品安全、抗生
素耐药、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对健
康影响等），开展跨学科、跨地域、
跨部门的科学研究，为构建全人
类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三是强化全球协同创新与交
流，建立跨学科、跨国界的国际交
流中心，吸引WHO、FAO、OIE等
国际组织参与推动“全健康”教育
平台和研究院建设，以科学问题
为导向，与国际上现有的“全健
康”主题研究机构深度合作，使

“全健康”理念成为全球合作行
动，为全球应对新发、再发公共卫
生事件储备人才与技术。

四是建立“全健康”产业园，
推动与国际相关的健康产业对
接，依托国际交流协作平台优
势，加强与国内“全健康”领域的
企业合作，引导“全健康”产业国
际化，为全面推进中国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储
备技术资源。

中国开展“全健康”理论与
实践研究势在必行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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